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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曾宪刚浑身是血地跪在床前
侯卫东坐着依维柯客车回到了益杨，下

车刚好是六点二十分。
“疯子，你赶快坐出租车回来，今天杨莽

子用猎枪打死了一头野猪，提了半边野猪肉
到我家里。我约了秦大江、唐桂元和杨柄刚，
在家里喝酒。”这一顿酒，喝到了十一点才散
伙，他们几人凑在一起，多数时间是在谈今后
石场的发展，倒没有喝得太猛。几人微微有
些酒意，打着电筒，各自回家。

在曾宪刚屋外的树林里，躲着5个年轻人，
他们一直观察着屋里的动静。一个留着长发的
年轻人道：“他妈的，真香。”另一位脸上带着伤
疤的人低声且凶狠地道：“等会进去的时候，别
他妈的啰嗦，男的敢反抗，捅了。”他的话带着寒
意，另外4个年轻人都怕他，不断地点头。

酒席散去，主屋的灯也关了，曾宪刚老婆
在厨房里洗碗收拾。带疤人观察了好一会，
从怀中取了一块煮熟的牛肉，牛肉里加上特
殊香料和麻药，专门用来吸引看院狗。这是
当年在监狱里一位老犯人教给他的绝活。

侯卫东回到了家里，他打开电视，将电视
搜索了一遍，找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便躺
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着。忽然，床前的座机
刺耳地响了起来。此时已是凌晨一点，这么
晚打过来，让侯卫东有些纳闷和紧张。

“家里被抢了，快过来……把卫生院的医
生喊过来…张兰不行了，快点。”曾宪刚的声音
很清晰地传了过来，断断续续，说话如扯风箱
一般，极为艰难。曾宪刚家不久前安了电话，
由于爱惜电话，曾宪刚老婆就用布块将电话盖
得严严实实。几个蒙面人根本没有想到他家
有电话，就没有扯断电话线。侯卫东如触电一
样，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冲上四楼，猛敲习昭
勇的大门，大致告诉习昭勇事情经过。“老习，
你去叫卫生院的人，我去把客车司机叫起来。”
侯卫东虽然慌乱，思路却很清晰。

侯卫东又跑到高长江房间，将他从床上敲
了起来。几个人动作都很迅速，从接到电话到
开客车至曾宪刚的家，也不过半个多小时。

大家刚走近大门，就闻到浓烈的血腥味
道。侯卫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习昭勇走
到最前面，道：“大家别乱摸乱动，不要破坏现
场。”他用电筒照了一下里面的情景，戴上手
套，摸到门前的灯索，将电灯打开。

侯卫东等人都站在门口，只见曾宪刚浑
身是血地跪在床前。电话话筒掉在一边，而曾
宪刚老婆仰面躺在地上，血水流了一大摊。众

人都被里面的惨景惊呆了。由于开石场赚了
钱，为了方便联系，侯卫东买了一部手机。

习昭勇最镇静，道：“手机给我。”他接过侯
卫东递过来的手机，拨通了公安局值班室的电
话，道：“我是青林派出所习昭勇，青林镇上青
林尖山村曾宪刚家里发生了入室杀人案。”

乡卫生院的医生就进来检查两人的情
况，侯卫东在门外焦急地问道：“李院长，情况
如何？”李院长检查了一遍，脸色极为沉重，
道：“曾宪刚还有呼吸，他老婆完了。”

3个多小时以后，公安局的警车到达了曾
宪刚的家。又过了 20 分钟，救护车也过来
了。经检验，曾宪刚的老婆被砍开了喉咙，当
场死亡。曾宪刚身中九刀，已经陷入了深度
昏迷。县医院急救医生给他戴上了氧气罩，
便开着车直奔县医院。支书唐桂元带了些
钱，跟着救护车，去了县医院。

县刑警大队和闻讯而至的青林派出所民
警，开始了案侦工作。他们在院子外围拉出
了警戒线，将大灯打开，开始收集指纹，提取
其他相关证据。一位三十来岁的黑瘦警察将
侯卫东带到了堂屋，开始进行讯问。

等到所有工作做完以后，天边已有一丝
亮线。尖山村的妇女主任就张罗了一大盆面
条，十几个警察们就坐在院子稀里哗啦地吃
着面条，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又忙了几个小
时，这些警察们也着实累了。

惊魂稍定，习昭勇和田大刀就从青林派出
所回到了小院子，高长江和侯卫东就来到习昭
勇家中。商议了详尽的防范方案，众人这才放
下心来。下午，侯卫东稍稍睡了一会，就坐了
一辆货车，到益杨县医院去看望曾宪刚。曾宪
刚实在是命大，身中九刀，一只眼珠被砍爆，肠
子也被刺成几段。但是，奇迹般地没有刺中要
害部位，最危险的一刀是擦着心脏刺进去的。

经过紧急抢救，曾宪刚从死亡线上被拉了
回来。侯卫东去看他之时，他被包成了粽子，
在床上昏睡。曾宪刚的哥哥曾宪力是转业军
人，在益杨供销社工作，他在医院照顾曾宪刚。

侯卫东离开之时，将曾宪力叫到一边：
“我叫侯卫东，与曾宪刚合伙办了一个芬刚石
场。我从石场提了一万块钱，你先拿
着给他治病。这是我的手机号，有什
么事情就联系我。”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
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
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

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
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
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
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
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

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
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
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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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独立带孩子
她回想着刚刚自己说过的话，发现很伤

人。她爱吕森，希望吕森多陪陪自己和孩子，
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呢？
是自己的命不好，还是自己太挑剔？

清早，熟睡中的吕森觉得有人在看自己，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发现汪露露正抱着孩
子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床前。他吓得“妈呀”
一下喊了出来。“不用管我叫妈，就算我辈分
长了也轮不到你叫。原来怎么叫就怎么叫。”
汪露露冷冷地说。“老婆。你怎么起这么早
啊？”吕森想到夜里自己没有起来帮过汪露露，
自知理亏，立刻讨好对方。“孩子几点醒，当妈
的就几点醒。孩子几点睡，当妈的不一定几点
睡。这点常识都不懂，你怎么当爹的？瞧你睡
得像只死猪。不对，还没有死猪好看呢。”汪露
露气哼哼地抱着孩子转身回卧室。

吕森从枕头下面抽出手机一看，天哪！
已经九点三十了不说，还有 6个未接电话，全
是老家打来的。“喂。妈，我今天回去，肯定回
去。几点不一定，我刚起来。对，你不用着
急。好，好。”汪露露听到吕森刚刚睡醒就开
始往家里打电话，她又炸了。

“吕森，九点三十分了，你想饿死我吗？不
为我想也要为孩子想，就算我不吃孩子也要吃。
现在谁主谁次你应该能分清楚。别一天总想着
往老家跑，现在我们娘俩比你妈更需要你。”汪露
露一口气儿把话说完，把自己憋个够戗。

“你别大清早就找事儿。”吕森夹在妈和
媳妇中间很是窝火。宋美兰那里催着他回去
订酒席，统计人数；汪露露这里两张嘴着等自
己做饭。岳父岳母现在还没到位，即便是到
了自己也不能说走就走。不管怎么说，这个
家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的事情还要自己负起
责任来。男人啊，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压力
大，有了孩子以后压力更大。责任啊，一家子
的重担全部压下来了。吕森觉得肩头好重，
好重，无人能够分担。

“我找茬打仗吗？家里什么事情用到你
了？从生孩子那天起，你无非就是跑跑腿。
还做什么了？哦，对了，你妈来的时候你照顾
她来着。吕森，你拍拍良心好好想想，我汪露
露是吃你的了还是喝你的了？现在有了孩子
了，你说我没事儿找事儿。是我没事儿找事
儿还是你家里没事儿找事儿？现在我们这里
什么情况他们知不知道？办满月酒，要办就
办啊，我们没干涉，凭什么非让你回去？不知
道孩子现在离不开爸爸，儿媳妇离不开老公
吗？”汪露露的火气彻底上来了，憋了一天一
夜的话终于像连珠炮似的讲了出来。

“你懂点事好不好？我父母年龄大了，张

罗不起这种事情。”吕森也生气了。在他看
来，汪露露永远看不起自己的父母，永远不理
解自己的家庭。

“我不懂事还有谁比我更懂事？你妈来
了帮忙干什么了？除了大清早起来看电视就
是做不熟大米饭，她在这里的时候比她不在
的时候还乱。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说是来
享受的。吕森，我告诉你，让她来是因为我生
孩子了，生了孩子婆婆应该做什么我想你比
我更清楚。来享受可以，不是这个时候。我
这人够通情达理了。哦，给我 1万元，你吕森
偷偷藏了 5000元，我说什么没有？我要了没
有？你还想要求我怎样？难道这次让我欢天
喜地地陪你回去臭得瑟？”汪露露索性把霖霖
放在婴儿床上让他自己玩。这次霖霖没有
哭，小家伙自娱自乐很开心，他还不知道父母
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家，看不上我。说白
了不就是差钱吗？如果我家有钱，你还至于
这样吗？行了，行了，我懒得和你吵。”吕森穿
上衣服往厨房走。尽管生气，他还是要给母
子二人做饭。就算想饿大的，也不能把小的
饿到。何况现在只有大的吃饱了，小的才能
吃上奶。

汪露露是个吵架的好手，从来都是不依
不饶，她追到厨房叉着腰瞪着吕森说：“对，就
差钱了，拿来吧。不求太多，就要5000。”

“美得你，就不给你，随你便。”吕森没想到
汪露露生了孩子以后居然越发歇斯底里起来。

“你行，我记住这句话了。你做的饭我不
吃，你走吧。这个家不需要你，孩子不需要你，
我也不需要你。回家找你妈去吧。一辈子听
你妈的话，做个乖乖的好宝宝。”汪露露没想到
吕森的态度能如此强硬，她委屈得哭了起来。

“爱吃不吃，我是做给自己吃的。”吕森
自顾自地开始在厨房里做早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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